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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子
的
言
說
中
，
﹁道
﹂
是
一
個
重
要
概
念
，
但
道
還
不
是
至

高
無
上
的
東
西
，
因
為
﹁人
法
地
，
地
法
天
，
天
法
道
，
道
法
自
然

。
﹂
意
即
：
人
所
取
法
的
是
地
，
地
所
取
法
的
是
天
，
天
所
取
法
的

是
道
，
道
所
取
法
的
是
自
然
如
此
的
狀
態
。
可
見
，
統
攝
一
切
的
是

﹁自
然
如
此
的
狀
態
﹂
。
為
了
強
調
，
老
子
還
從
反
面
來
闡
述
若
輕

視
了
﹁自
然
如
此
的
狀
態
﹂
會
有
什
麼
惡
果
：
﹁天
下
神
器
，
不
可

為
也
，
不
可
執
也
。
為
者
敗
之
，
執
者
失
之
。
﹂
意
即
：
天
下
是
個

神
妙
之
物
，
對
它
不
可
以
有
為
，
不
可
以
控
制
。
有
為
就
會
落
敗
，

控
制
就
會
失
去
。
我
們
不
難
在
平
常
生
活
裡
找
到
對
老
子
智
慧
的
註

釋
。

古
今
中
外
，
人
們
都
在
研
究
探
索
養
生
的
智
慧
，
其
實
，
人
是

自
然
界
的
產
物
，
﹁以
自
然
之
道
，
養
自
然
之
生
﹂
就
是
養
生
的
最

高
智
慧
！
英
國
偉
大
哲
學
家
培
根
在
《
論
養
生
》
一
文
中
說
：
﹁養

生
是
一
種
智
慧
，
非
醫
學
規
律
所
能
囊
括
，
在
自
己
觀
察
的
基
礎
上

，
找
出
什
麼
對
自
己
有
益
，
什
麼
對
自
己
有
害
，
乃
是

最
好
的
保
健
藥
品
…
…
在
吃
飯
、
睡
覺
、
運
動
的
時
候

，
心
中
坦
然
，
精
神
愉
快
，
是
長
壽
的
最
好
藥
方
。
﹂

培
根
的
心
得
實
在
要
蓋
過
那
些
吃
補
藥
、
打
雞
血
針
和

種
種
架
床
疊
屋
的
養
生
﹁秘
笈
﹂
。
著
名
的
長
壽
老
人

羅
素
有
如
此
經
驗
：
﹁我
吃
喝
均
隨
心
所
欲
，
醒
不
了

的
時
候
就
睡
覺
。
我
做
事
情
從
不
以
它
是
否
有
益
健
康

為
依
據
，
儘
管
實
際
上
我
喜
歡
做
的
事
情
通
常
都
是
有

益
健
康
的
。
﹂

再
看
看
教
育
。
據
《
紐
約
時
報
》
報
道
，
包
括
谷

歌
、
蘋
果
等
眾
多
高
科
技
龍
頭
企
業
的
精
英
，
紛
紛
讓

自
己
的
孩
子
入
讀
抵
制
高
科
技
過

早
進
入
教
室
的
學
校
。
當
不
少
教

育
人
士
都
在
呼
籲
讓
高
科
技
改
變

教
育
面
貌
的
時
候
，
美
國
這
群
高

科
技
精
英
的
﹁反
科
技
﹂
教
育
選

擇
令
人
深
思
。
這
些
高
科
技
精
英

和
學
校
認
同
這
樣
的
教
育
哲
學
，

即
計
算
機
與
學
前
教
育
、
小
學
教
育
水
火
不
容
。
他
們

認
為
，
計
算
機
會
壓
制
兒
童
創
造
力
和
身
體
發
展
，
影

響
其
人
際
交
往
能
力
以
及
注
意
力
的
廣
度
和
強
度
。
有

教
育
學
者
對
此
小
結
：
﹁反
科
技
﹂
教
育
的
特
點
是
以

人
為
本
，
用
健
康
、
平
衡
的
方
式
，
追
求
兒
童
在
意
志

（
身
）
、
情
感
（
心
）
及
思
考
（
精
神
）
三
個
層
面
能

力
的
全
方
位
成
長
，
把
單
一
的
智
性
知
識
學
習
，
轉
化

為
富
有
創
造
性
的
藝
術
、
手
工
、
肢
體
律
動
及
音
樂
與

平
衡
扎
實
的
語
文
、
數
學
、
自
然
和
社
會
課
程
的
密
切

結
合
，
使
兒
童
在
頭
腦
、
心
性
與
身
體
方
面
均
衡
發
展

。
科
學
研
究
顯
示
，
兒
童
社
會
性
的
發
展
必
須
通
過
真

實
的
人
際
交
往
完
成
。
在
這
一
過
程
中
，
兒
童
想
像
力
和
創
造
力
得

到
充
分
發
展
，
並
為
其
一
生
奠
定
基
礎
；
而
重
要
的
學
習
品
質
，
諸

如
注
意
力
和
堅
持
性
的
發
展
，
更
是
入
學
前
準
備
的
關
鍵
。

最
後
談
談
婚
姻
。
每
個
跨
進
婚
姻
的
人
，
是
不
是
可
以
借
鑒
一

下
楊
絳
的
﹁終
身
大
事
觀
﹂
。
楊
絳
認
為
自
己
﹁最
大
的
功
勞
是
保

住
了
錢
鍾
書
的
淘
氣
和
那
一
團
痴
氣
。
這
是
他
的
最
可
貴
處
。
他
淘

氣
，
天
真
，
加
上
他
過
人
的
智
慧
，
成
了
現
在
眾
人
心
目
中
博
學
而

風
趣
的
錢
鍾
書
。
他
的
痴
氣
得
到
眾
多
讀
者
的
喜
愛
。
﹂
楊
絳
一
生

變
換
過
多
種
工
作
，
﹁但
每
項
工
作
都
是
暫
時
的
，
只
有
一
件
事
終

生
不
改
：
我
一
生
是
錢
鍾
書
生
命
中
的
楊
絳
。
這
是
一
項
非
常
艱
巨

的
工
作
，
常
使
我
感
到
人
生
實
苦
。
但
苦
雖
苦
，
也
很
有
意
思
，
錢

鍾
書
承
認
他
婚
姻
美
滿
，
可
見
我
的
終
身
大
事
業
很
成
功
，
雖
然
耗

去
了
我
不
少
心
力
體
力
，
卻
不
算
冤
枉
。
錢
鍾
書
的
天
性
，
沒
受
壓

迫
，
沒
受
損
傷
，
我
保
全
了
他
的
天
真
、
淘
氣
和
痴
氣
，
這
是
不
容

易
的
。
﹂

上周我先去
了馬來西亞後又
到了台灣，參加
了兩個大型的國
際學術會議，被
趕鴨子上架般地

做了四個不同類型的學術講座，用別
人的語言介紹自己的工作，神經一直
繃得緊緊地。返港前日，來到了位於
新北市著名的烏來古鎮休閒一番。

烏來素以春櫻與溫泉最負盛名，
雖說已經是深秋時節，這裡仍舊是青
山滿目，蓊鬱蒼翠。只見對岸飛瀑直
落，湛藍的溪水在峽谷中流淌、有節
奏地撞擊在鵝卵石上泛起白色的浪花
。溪邊溫泉冒出的騰騰熱氣似仙霧繚
繞，山間輕快的鳥鳴與鳧水的野鴨平
添幾分幽靜。

到烏來的人多數是奔着溫泉來的
。遍布在古鎮的大大小小的溫泉呈立
體分布。但別具一格的當屬溪邊原始
狀態的天然浴場。

望着清澈的溪水，我呆呆地出了
神。水中一位壯實的中年人熱情地向
我招手： 「你是哪裡來的？會游泳嗎
？」我點頭作答。 「下來試吧，沒有

事的。」
我抵不住誘惑，稍事熱身後，一躍而入。冰涼

的溪水也就攝氏十幾度。剎那間， 「冰淇淋」的感
覺貫徹全身。若用一個字概括，那就是 「爽」。

還來不及反應，看似平緩的溪水已將我沖出了
幾米。有這位台灣大哥一路護航，我信心十足。順
流而下，岸上為我們拍照的同伴雖一路小跑都未能
跟上我們的速度。轉眼間，百米已過，到達了上岸
地點，我借助大繩攀岩上岸。

完成了一次漂流，意猶未盡，在台灣大哥的帶
領下，我們又選了一個更遠的平緩處下水。在一灣
靜水處，竟看到了久違的小蝌蚪，那樣的自由自在
。以前我也泡過很多次溫泉，但這種冷熱交互、動
靜結合的運動還是第一次。雖說算不上暢游，只能
算作溪戲，但卻是一次淋漓盡致的大自然洗禮。

林大哥向我傳授，水雖涼，到溫泉泡泡不會感
冒的。隨後，我回到了溫泉池中。看到我在溫泉水
中打坐，又一位中年漢子主動湊上前與我攀談。他
自我介紹到：他姓顏，原本是一位建築工人，五十
歲時因高血壓提前退休。在這裡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在凌亂的溪畔，壘起了四個溫泉池免費提供給遊
人。他還搭建了一個救護台，每天早上九點到下午
五點監護在這裡，七年如一日。溫泉、溪水兩交錯
的血管操，使他的血壓恢復到了正常值。健身強體
、利人利己，功德無量。

顏大哥還向我介紹， 「烏來」是 「冒煙的熱水
」的意思，源自當地原住民泰雅族的發音。如今，
「烏來」已經成了台灣的一處名所。來這裡的人四

季絡繹不絕，還有來自荷蘭與韓國跳水訓練隊。
常年來這裡的人，性格豪爽奔放、心靈清澈透

明。人們在與大自然的對話中，感悟着人生的真
諦。

暮色降臨，漫步烏來老街，這裡雖看不到很古
老的建築，但土產、小吃隨處展現古樸。一位熱情
的老闆娘為我們送上了薑母茶驅逐溪水的寒氣。竹
筒飯、頓土雞、嫩竹筍、地瓜葉、澗水魚、山蘑菇
使人穿越到了千年前的世外桃源。

這一晚，我沉沉地睡了一個好覺。

親歷猶太婚禮
我在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

工作期間，曾應邀出席過當地
一位朋友兒子的婚禮。記得舉
行婚禮活動的地方是在一個大
院內的空場上，搭了綵棚，十
分氣派。在以色列，這種綵棚

叫結婚華蓋。綵棚的原型是棚屋，最初用作新婚夫妻
的洞房，現在則作為新婚夫婦共建新家的象徵。時至
今日，正式婚禮都是在結婚華蓋下舉行的。現在的綵
棚四面無牆，表示對賓朋的開放，歡迎他們的到來。

按當地風俗習慣，出席婚禮的賓客服裝要整潔，
上面不能有污跡。同時指甲不能長，尤其是指甲縫裡
不能有污泥。在以色列，指甲縫裡不能髒不僅是參加
婚禮的要求，出席其他公共活動也是如此。為表示對
主人的尊重，我特地修剪了本來不長的指甲，再沐浴
更衣，然後前往參加婚禮。新郎頭戴猶太小圓帽，新
娘身穿潔白的婚紗，歡歡喜喜迎接眾賓客。我的到來
同樣受到一對新人的熱情歡迎。我感謝新人的盛情邀
請，送上賀禮，向新人表示祝福。

婚禮上，新郎在新娘的食指上戴上結婚戒指，並
說： 「依照摩西和以色列律法，這枚戒指使你成為我
的妻子。」按當地習俗，拉比（猶太教內負責執行教
規、教律和主持宗教儀式的人）在婚禮儀式上高舉酒
杯向新人祝福後，新人要兩次品酒。這在傳統上表示
富裕和歡樂。第一次新郎和新娘各抿一口，表示一對
新人婚姻神聖無比；第二次新郎和新娘再抿一口，表
達他們對上帝的謝意。相傳酒杯代表生命之杯，美酒
表示對新人的美好祝願，新郎和新娘共飲一杯，表示
他們將同甘共苦，永遠不離不棄。同時，新人和賓客
也相互祝福。但賓客在飲酒時不能 「一口悶」，半杯
酒也要分兩次或幾次喝。按照傳統，新郎和新娘分別
被前來賀喜的男女賓客們簇擁着，隨着樂隊的伴奏，
跳起歡快的民族舞蹈。接着，新人的父母也加入到跳
舞的人群中來。人們笑語歡聲，輕歌曼舞，到處都是
喜氣洋洋的歡樂氣氛。婚禮結束前，新郎將一隻玻璃

杯踩碎。這是猶太人結婚的規矩，以此提醒人們在喜
慶的時候不能忘記當年猶太聖殿被毀壞以及猶太人被
迫三次大流散的苦難歷史，同時也以此表示人際關係
的脆弱，希望人們擯棄偏見和無知，開始新的生活。

訂婚是宗教婚俗中重要一環
在猶太人的心目中，婚姻不僅是一個人的終身大

事，還是上帝對人的恩賜。據《聖經》記載，上帝見
亞當一個人獨居，十分孤苦，就在他睡覺的時候從他
身上取下肋骨，為他造了一個夏娃來做他的配偶。這
是上帝賦予的婚姻，不但聖潔，而且莊嚴。在猶太教
規中，婚姻被視為延續猶太民族的基礎，認為猶太婚
姻要踐行《聖經》中多育多生的聖意。

在猶太婚姻鏈條中，訂婚是重要一環。訂婚程序
從選擇配偶開始。按照傳統，男十八歲為最佳年齡，
女子不到十八歲即可開始。在古代，子女選擇對象由
父母包辦。但在現代，這些習俗已被廢除，相互擇偶
則是年輕人自己的事。對象選定之後，就可舉行訂婚
儀式。在以色列，舉行訂婚儀式是男女婚姻關係中一
個很嚴肅、很重要的程序。一方面以此表示慶賀，另
一方面則正式宣布一對戀人已經確定婚姻關係，從此

不可與第三者有私情。儀式上，男方要下聘禮，現金
或實物不限，價值因人而異。在訂婚儀式上，雙方還
要簽署一份此前由男女雙方及其家長一起商定的婚約
，婚約內容包括舉行婚禮的時間、地點和新娘的嫁妝
、簽約雙方的責任與義務以及違約方應付給對方的罰
金等。

相傳簽訂婚約的儀式始於公元一世紀左右，當時
婚約起着法律文書的作用。而現在，它已不具多大法
律效力，只是新婚夫婦向對方作出的一種正式書面承
諾。此外，男方還要當着兩名證人的面向女方鄭重宣
誓： 「你已與我訂婚，成為我的妻子。」從此，雙方
夫妻關係確立，婚姻就算是合法的了。但婚慶典禮一
般在一年後才舉行，此前女方還是要住在娘家。訂婚
後若婚姻關係破裂，即使沒有舉行結婚儀式，也要依
法辦理離婚手續。

按猶太教傳統習俗，新郎和新娘在婚禮儀式前要

行淨身禮，即進行宗教沐浴。沐浴者要把自己浸泡到
水中兩到三次，以表示從此結束單身，開始過夫妻生
活。傳說新人淨身後雙方可更好地融為一體。新郎、
新娘在結婚儀式之前的 「澡票」是其婚姻檔案中不可
缺少的材料。新娘行完淨身禮後，就可由送親隊將她
送到新郎家搭建起的綵棚中，在結婚華蓋下舉行婚禮
。按傳統，新婚夫婦在婚禮後的一個星期，要在家中
設宴款待至親好友，每次都要吟誦七重祝福。可以說
，猶太人的婚禮充滿了慶典。

宗教法律傾向婦女權益
在以色列，婚姻受宗教的影響很大，其婚俗與宗

教傳統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猶太教傳統勢力認為，
婚姻關係一旦確立，夫妻雙方特別是丈夫要全心全意
將它維持下去。為確保夫妻和家庭關係的穩定性，猶
太法律規定了丈夫對妻子應盡的義務，即：一、與妻
子同居，不可分開。二、履行婚約中所規定的經濟義
務。三、具有保障妻子生存的能力，給妻子提供住所
和衣物。四、妻子生病，保證送其就醫，並精心護理
。五、如妻子在戰爭中被俘，有義務將其救出。六、
妻子先去世，要給以厚葬並建立墓碑。七、如妻子先
去世，要保障後代的繼承權。八、如丈夫先去世，只
要妻子守寡，她就有在原住宅居住和從丈夫遺產中獲
得生活來源的權利。九、如丈夫先去世，其身後遺產
將保障妻子把他們的子女撫養好，直到子女長大成
人。

直到現在，猶太人結婚都是由擔任戶籍主管官員
的猶太教拉比主持，沒有公證結婚的做法。在以色列
，即使是非猶太人結婚，也是由宗教人士主持，如基
督徒婚禮儀式由神甫或牧師主持，穆斯林婚禮儀式由
伊瑪目（伊斯蘭教教職稱謂）主持。有人試圖改變非
公證結婚的現行規定，但由於宗教勢力的影響很大，
要改變現狀，困難重重。

不過，現在在以色列農村中，某些基布茲（以色
列集體農莊式的經濟合作組織）正試圖創造一種新傳
統，即把宗教儀式同農村生活結合起來，把傳統風俗
和現代文化娛樂活動結合起來。這種做法能否逐漸擴
大並被普遍認可，還很難說。

猶太人離婚由猶太教法庭判決。以色列民法允許
女方主動提出離婚，並保證宗教法庭的有關判決得到
執行。

猶太民族乃母系民族
宗教對婚姻的影響力還表現在猶太人至今仍遵循

傳統的內婚風俗。為防止猶太人被異族同化，從而保
持猶太民族的純潔性和民族團結，猶太宗教法律做出
了禁止猶太人與異族通婚的規定，從而使猶太民族得
以生存和興旺發達起來。

在古代，猶太人寧可允許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
兄弟姐妹結婚，也不允許與外族人通婚。到了近代，
猶太宗教法律規定雖有所鬆動，猶太人不得與異族人
通婚的禁令有所打破，但控制仍相當嚴格，與外族人
結婚的猶太人依然很少很少。而且，凡是與猶太人結
婚的非猶太人必須信仰猶太教，非猶太男性必須接受
猶太教割禮。

同樣，由於猶太宗教法律的關係，可以說猶太民
族至今仍是一個母系民族。按猶太宗教法律和傳統風
俗，只有母親是猶太人，而不管父親是不是猶太人，
他們的孩子才被承認為猶太人。如果母親不是猶太人
，不管父親是不是猶太人，他們的孩子就不算猶太人
。這個倫理觀念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父系民族觀
念是不同的。其原因是，按猶太宗教法律，一個人要
被承認為猶太人，其身上必須至少有二分之一的猶太
血統。如其母親是猶太人，不管其父親是不是猶太人
，他（或她）至少有二分之一的猶太血統，所以可被
承認為猶太人。如其母親不是猶太人，儘管父親是猶
太人，但如母親有外遇，真正生他（她）的父親就可
能不是猶太人，這就無法保證他（她）有二分之一的
猶太血統。為了保障猶太民族的純潔性，猶太宗教法
律就不承認母親不是猶太人的子女是猶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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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想，假如沒有酒，將會怎麼樣？魏晉文章遜
風度，詩仙醉翁輸文采，《酒德頌》無從頌起。這五
穀精華的醇、厚、甘，聞起來喉嚨就作渴；那無憂無
慮的黑甜鄉，想起來心裡就發癢。因此，西周的《酒
誥》、漢唐的《酒箴》，歷代官家的嚴法禁令，似乎
也沒有擋住人們追逐酒神的步伐。因此，五千年的歷
史，多的是以醇酒婦人自戕的信陵君，因酒色過度暴
斃的西門慶，更有沉湎酒池肉林而江山不保、宗族毀
滅的夏桀商紂與南朝陳後主。《戰國策》載：帝女使
儀狄造酒獻大禹，大禹飲而甘之，嘆曰： 「後世必有
以酒亡國者！」見微知著，聖人之所以為聖，不是偶
然。

小則賊性戕身，大則敗家亡國，大禹看到了苗頭
，採取了行動── 「疏儀狄、絕旨酒」。可是，他的
子子孫孫，對他的垂訓，雖則耳朵聽出了老繭，行動
上卻難見分毫。不妨想想，打開電視，有幾回廣告上

少了酒的身影；翻開報章，又有幾回聞不到酒香？ 「窮也罷富也
罷，喝罷；興也罷衰也罷，醉吧！」是否還是一些圈內人的人生
哲學？ 「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舔一舔」之類是否還是衡量交情
的一大標準？見酒不顧性命的、貪杯誤了事情的，乃至酒後失態
上演鬧劇的、酒後失德搞出醜劇的、酒後失性釀成悲劇的，是不
是還時有所見、時有所聞？古有使酒罵座，今有醉酒駕車，源遠
流長的酒文化一脈相承。

本來，喝不喝酒、喝多喝少，是個人的事情，他人無權置喙
。花的是自家錢，傷的是自己胃，只要不擾亂治安、違法犯罪，
別人當然沒法管；即便是違法失德，也要由個人承擔。怕的是，
有些人是 「公家出錢、個人出胃」，胡吃海喝、胡編亂報，推高
了公款消費；還怕的是，有些人 「酒杯一端，政策放寬」，你來
我往、推杯換盞，不知不覺之間違法亂紀。

酒
事

張
永
生


